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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元钱的借和还,带来满满正能量
□ 盛 荣

8日晚，神农城沃尔玛治安岗亭，一名女士匆匆赶来，
用小夹子夹住两张1元人民币及一封信，叮嘱民警一定要
转交给朱警官。原来，这名女士是按照其女儿的“吩咐”过
来还钱并表示感谢的。8月4日晚，该女士读初中的女儿
准备乘公交回家时，发现钱和手机都没带，孩子走进岗亭，
找到当时正在执勤的朱警官借车费。朱警官尽管当时身
上没有现金，但他跑到便利店用微信支付换了两元借给了
孩子。（详见本报8月10日A08版）

看了这则新闻，心里暖暖的。两元钱的借和还，事情
虽小，但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善良、尽职、感恩以及诚信等美好的东西。

朱警官是善良、尽职的。说他善良，是因为面对陌生
小女孩的求助，他没有犹疑，而是非常爽快地将钱借了。
而尽职，小女孩妈妈的这句话最能说明——“孩子知道遇
到困难时求助民警最有效。”这一句真心的话，是对“人民
警察为人民”最好的诠释，也是莫大的褒奖。

小女孩及其母亲是守诚信，知道感恩的。小女孩借了
他人的钱，“反复叮嘱”母亲，要替她还了。我想在小女孩
的心中，她肯定明白，钱虽少，但必须有借有还。而小女孩
的母亲，严格执行女儿的“吩咐”，下班后就抽时间来岗亭
还钱并表达感谢。这种“身教”，比任何“言教”都有用。这
位母亲不但教了自己的女儿，看了这则新闻的人，也会不
自觉地被“感染”。

“这就是我的中国梦,它很小也很普通。”这是歌曲《这
就是我的中国梦》中的一句歌词。是的，伟大中国梦绝离
不开一个又一个“很小很普通”的中国梦的积淀。同样道
理，善良、尽职、感恩、诚信等文明基因，要在株洲这座城市
里传承，也离不开朱警官、小女孩及其母亲等平凡人，这样
的人多了，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社会也就不平凡了。

严惩“虐婴”恶行，月嫂行业待规范
□ 蒋 萌

近日，河北沙河一市民反映，自己从家政公司雇佣一
名月嫂照看出生6天的孩子，查看监控后却发现其拍打、
扔孩子。家政公司回应，暂停其工作，等警方处理。

出生仅6天的宝宝有多娇弱，无需赘言。监控视频显
示，涉事月嫂重重拍打哭闹的婴儿，随意地将孩子扔在床
上，表现出的漫不经心和极不耐烦，令旁观者惊愕又后怕，
婴儿父母想必更是心碎、怒火中烧。

家长之所以请月嫂，就是希望孩子获得更专业、更妥善
的照料。本例中的月嫂却“辣手摧婴”，别说科学育儿了，起
码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没有，反倒有种“虐婴”倾向。
这样的人怎么能当月嫂？家政公司不该承担责任吗？

涉事月嫂的丑恶行径，要由警方依法定性。是否对婴
儿造成伤害，需要医学鉴定，这是惩处乃至赔偿的重要依
据。无论家政公司是否有资质，招揽并派出这样的月嫂，
都难辞其咎，有待相关部门处理。简言之，要为孩子和家
长主持公道，依法惩处，以儆效尤。

同时，人们更呼唤月嫂行业进一步规范。事实上，育
婴师已是国家正式认定的职业。通过正规培训，符合从业
年限等要求，经过资格考试，就能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认
证。正规教育和考试，长期从业和考评，将有效提升整体
行业水平和职业操守。对从业人员而言，标准化、正规化，
有利于个人职业提升，职业认同感增加，也会获得更多社
会尊重。对管理部门来说，努力补短板、促规范，社会对

“看护服务业”的需求才会得到更好满足。

本报讯（记者 贺天鸿 通讯员 尹照
刘敏中）昨日，我市开展了非法捕捞高发水
域首轮巡查执法。

长江流域常年禁渔，是党中央、国务院
做出的一项重要决策部署，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成立了联合打击非法捕捞专项执
法行动领导小组，实行联合执法办公，建立
了联合执法制度，并细化了工作措施，将工
作责任分解到相关部门。此次巡查执法，
由农业农村、公安等部门共同参与，采取岸
巡、船巡、无人机巡、视频巡看等方式进行。

“重点要取缔职业化、团伙化、专业化、
链条化的捕捞队伍。”市渔政站相关负责人
介绍，受利益驱使，一部分人组成了分工明

确的非法捕捞队伍，与执法人员玩起“猫和
老鼠”的游戏。在为期半个月的巡查执法
行动中，我市还将联合湘潭等地渔政部门
开展异地执法，严厉查处非法捕捞行为。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市开展了打击电
毒炸鱼、水生生物保护专项整治、“零点”出
击等“亮剑”行动，查处涉案违法捕捞船只
57 艘，没收背包电 75 套、销毁非法捕捞网
具1.6万多米、桩张网70多套，办结行政处
罚一般程序案件10余件，侦办刑事案件17
起，抓获嫌疑人23人。

市民若发现违反禁渔规定的行为，可以
拨打市长热线12345、报警电话110或市农
业农村局电话0731—28682363进行举报。

接到投诉后，记者当即前往现场调查，
在芦淞区山水国际小区往南500米的一个
河湾处，记者看到，有三四条小船，正冒雨
在江面上撒网捕捞作业。加上河湾里停泊
的小船，河湾附近总共有11条小船，大多数
小船上放了渔具。

刘先生告诉记者，最近，他发现来河湾
里打鱼的小船渐渐增多了起来，联想到最
近各家媒体都在宣传禁渔，决定将自己看
到的情况，向晚报热线进行举报。

“每天下午来这里游泳的有不少人，最
担心的还是怕他们电鱼，万一电了人就是
安全事故。”刘先生说。

记者走到河岸边，试图向船上的捕鱼
者了解情况，可面对记者的询问，捕鱼者全
都保持缄默，并将小船划向江心。

在距离河湾不远的盛世路上，记者看
到了不少宣传禁捕的标语和横幅。

10日上午，记者将了解到的情况向渔政
部门反映，市渔政管理站站长刘敏中向记者
介绍说，9月1日之后，湘江全河段禁止一切
生产性捕捞，而在此之前，拥有《内陆渔业船
舶证书》的正规渔民，原则上允许合法捕捞。

至于无证捕捞，甚至非法电鱼的捕捞
者，渔政部门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目前，渔
政部门已经联合其他相关部门，先后两次
对非法捕捞的船只和渔具，进行集中销毁。

10 日下午 6 时许，市渔政站安排渔政
执法人员前往河湾调查，经查实，现场捕捞
的三艘渔船中，两艘为合法捕捞，一艘为非
法捕捞。由于执法人员赶到时，非法捕捞
渔船暂未下网作业，渔政执法人员对其批
评教育后，责令其立刻离开。

刘敏中还表示，市民如果发现疑似非
法捕捞行为，可拨打渔政部门的投诉监督
电话28682363。

锁定非法捕捞高发水域
我市开展首轮巡查执法

▲执法人员驾船巡查执法 记者 贺天鸿 摄

发现渔船在湘江撒网捕捞
市民赶紧拨打晚报热线

9日傍晚，市民刘先
生拨打晚报新闻热线
28829110 反映：我 在
湘江看到有几条船正在
江面上撒网捕捞，不是
说湘江已经全面禁捕了
吗 ，这 些 渔 船 怎 么 回
事？希望你们通知有关
部门赶紧来查一查。

▶河湾里两艘渔船
正在作业，附近有不少
游泳的市民
见习记者 廖智勇 摄

见习记者 廖智勇 核实

白石港，作为河流名是指又叫龙母河的
那条湘江支流；白石港，作为地名是指白石
港入湘江口旁的那条河街。白石港曾经是
株洲的一条商业老街，白石港的兴起源于这
里盛产的优质石灰。白石港码头是株洲主
要码头之一，又称石灰码头。这里所生产的
石灰，经大小船只运往长沙、洞庭湖湖区。

株洲石峰山下盛产石灰石。据史料记
载，清同治年间以前，就有人在石峰山下凿
石烧灰。光绪年间又得到进一步发展，清末
民初的白石港，已有八大石灰窑场展开竞
争。到了民国初年，八大窑场兼并为三大窑
场，即沈桂丰开的祥和窑；瞿义安开的仁和
窑；张乡顽开的合和窑。其中以沈家的祥和
窑场，字号最老、经营时间最长、财力最雄
厚、影响力最大。祥和石灰窑的创始人是沈
古老（真名不详），沈古老从清光绪 18 年
（1892年）以前就在白石港河边烧石灰。最
初，沈古老是个卖苦力的“打工崽”，他的发
迹是靠捡老板丢弃的石头攒起来，然后将其
烧成石灰出卖而发财的。由于沈古老头脑
灵光，经营有方，其资产不断扩大，后来竟成
为白石港的首富。沈古老死后，由他的二儿
子沈桂丰继承父业。

沈桂丰比他老爷子的雄心更大，为了装
潢门面他舍得花十几两银子请名家重新书
写“祥和”金字招牌。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
追求更大的资本，他不仅在石峰山下新开了
一座同和窑，还联合其他老板分别在董家
塅、清水塘、宋家桥等地开办了四家石灰窑
（厂）。只到上个世纪 90 年代，这几处石灰
窑仍在开采生产石灰，只是老板换了好几
茬。

仁和及合和两家石灰窑场，虽不及祥和
窑强大、兴盛，但他们三家共同为白石港石
灰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白石港全盛时期

的石灰产量约在 4000 吨以上，窑业工人有
100多人。

白石港的石灰质量好，除了供应本地
外，主要销往长沙和湖南、湖北的湖区。销
往城市的石灰多用于建筑材料，销往湖区的
石灰主要用于改善湖田的土壤和除草。

白石港沈家因经营石灰而发达，家资富
足，财力雄厚，于是沈家开始注重培养后代
读书。其中有上个世纪20年代初留学法国
的，有毕业于国内名牌大学的，有好几位大
学毕业后从政。

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以后，因沈家后
代弃商习文从政的多，石灰窑业后继乏人，
难以继续扩大发展。虽然后来沈氏家族八
家合资又新开办了咸和窑场，也只兴旺一个
时期，远不及清末民初兴盛。

与沈桂丰同时期办石灰窑场的仁和、合
和窑场，不如沈家发达和持久。由于经营管
理不善和自然灾害等原因，瞿义安开的仁和
窑只经营了七八年就倒闭了。没过多久，张
乡顽开的合和窑也关门歇业。

抗日战争爆发，湖北湖区沦陷，水路交
通断绝，长沙的建筑业也凋零败落，因此，白
石港的石灰窑业也一落千丈。到解放前夕，
白石港仅剩沈传名（沈家第三代）一家烧了
个小石灰窑。

新中国成立后，因城市建设需要大量建
筑用的石灰，白石港的许多大小石灰窑场又
迅速开办起来，生意兴隆。1954年，以言科
生为首的9家私营粮行集资5000多元，在白
石港开办了民生石灰厂，新建两座大型石灰
窑，年产量达到 2 万吨以上。公私合营后，
白石港的许多私营石灰窑都合并成后来的
株洲市建筑材料厂，生产煤灰砖、水泥和石
灰，其中石灰年产量达到5万吨。

疫情基本稳定后，前往株洲尚格名城拜访我的姨夫，姨夫
是位退休的法官。以前只知道我这位姨夫原来是株洲白石港
的老居民，我常戏称其为“港民”。后来接触到株洲文史，才知
道这位姨夫的老贺家曾是株洲白石港的商业大户。

解放前，株洲的商业的主要集中在徐家桥周围。而株洲白
石港有家鼎鼎有名的家族商业大户——贺养生堂，也令徐家桥
众多商户刮目相看。

民国十年（1921年），祖籍河南原本是驾船人的贺长龄，因
驾船生意不好，在株洲白石港上岸定居。贺长龄开创“贺养生
堂”品牌，到抗日战争时期，已成为白石港鼎鼎有名的商业大
户。拥有综合商店一家、作坊两个、碾房一座、房屋上千平方
米，还有碾米、酿酒、磨面、压面、制作糕点等机械设备，经营项
目包括中药材、南杂铺、湘白酒、糕点、熟食、机面、挂面、粮食、
枯饼、面粉加工、香烛钱纸等，同时还开设有诊所。贺养生堂将
工业与商业融为一体，把生产产品与商品买卖有机结合，且管
理有方，运转灵活，信誉第一，童叟无欺。它在旧社会险恶的商
战中，始终处于不败之地，并很快发展成为株洲地区一流的工
商并举，批零兼营的综合企业。

贺长龄妻龙氏，能干而勤俭，生有十个儿子，早年夭折四
个，留下六个。六个儿子长大成人后，个个精明能干，都是创业
高手。老大贺自清，从小学中医，中年在白石港开中药铺；老三
贺正名，精明而通达经营之道，后由他继任贺养生堂大老板；老
四贺瑞民，酿酒技术出众，主持酒作坊，生产湘白酒，兼生产香
烛钱纸；老六贺敬民，颇有文化，精于算计，负责管理账房，也是
贺养生堂的顾问；老七贺月仙，制作糕点的技术精湛，负责管理
糕点作坊，兼管几处粮食加工生产；只有老九贺文明很少参与
贺养生堂经营，原学习西医，后被土匪绑票，赎出后当兵去了。

贺母龙氏，为人正派，持家勤俭，家规严谨，是贺养生堂半
个世纪的主持人。由于贺长龄并未“长龄”，四十多岁就去世，
未成年的众多孩子由她抚养，贺家大产业——贺养生堂也全部
由她管理，几十年经营贺养生堂，口碑很好，这位老板娘也深受
工商各界的尊敬。

贺养生堂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发展的全盛时期。在抗日战
争时期，株洲南有兵工厂，北有机车厂，中有浙赣铁路和粤汉铁
路，这些都是日本鬼子飞机轰炸的主要目标，属于株洲商业老
街的解放街、建宁街和堤升街多次遭受炸弹袭击，使得徐家桥
周边商业受到沉重打击。而白石港地形隐蔽，又有石峰山作掩
护，免遭敌机轰炸，商业不但没受破坏，反而因株洲老街商业受
损，而使白石港的商业得到繁荣发展，一度取代了株洲商业的
地位。扎根于白石港的贺养生堂也得以发展。

白石港的贺家到解放前夕，已发展到50余口之家，老少四
代，大家庭很团结，很少发生家庭纠纷。大家庭一起吃饭，就连
雇工也同桌吃饭。贺家还有三条严格的家规：一、男丁不准赌
博（包括所有聘请人员），不准加入圈子会和国民党；二、女子不
准看花鼓戏，热天不准穿短裤；三、不准赚昧心钱，童叟无欺。

解放后，在人民政府“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民族工商业”
的政策引导下，贺养生堂很快恢复了勃勃生机。碾米、磨面粉、
机制面、蒸酒、熬糖、做糕点，买卖南北杂货、粮食、枯饼，应有尽
有，从而带动了白石港各行各业的迅速发展。因为贺家不但在
城里拥有多家店铺作坊，在乡下还有田地，土改时，贺家的成分
被划为工商业兼地主。这个比较“高”的家庭成分后来对贺家
的后代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956年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在公
私合营运动中，老四贺瑞民主持的贺养生堂酒作坊被合营至株
洲酒厂，实际上株洲酒厂是以贺养生堂酒作坊为基础，好长一
段时间，株洲酒厂还在使用位于白石港的原贺养生堂的酒作
坊。老七贺月仙主持的贺养生堂糕点作坊，也被合营到株洲糕
点厂。贺养生堂的南杂店也与其他店铺进行了合并，集中经
营。在贺养生堂中药房的基础上，成立了白石港第一个联合诊
所，以后扩建为白石港卫生所。

株洲私营经济曾经很发达的白石港，至此全部取消了私有
化。曾经久负盛名的贺养生堂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如今的
株洲人已经没有几个知道贺养生堂的，它的故事仅保留在了株
洲史料之中。

有点巧的是，贺家老大贺自清的儿子，后来曾在株洲市副
食品公司工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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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港因石灰而兴起
□ 朱力

株洲商业大户
“贺养生堂”的故事

□ 朱力

▲白石港老街 记者 吴琦 摄


